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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日林中（彩墨画） 郭明馥作

感 念

升华，情感的诗与远方

第4567期

阳光、蓝天、演兵场；女兵、汗
水、玉玲花。步入解放军总医院第五
医学中心综合训练场，别有一番意境
在心头。周围栽种着一株株漂亮的玉
玲花，既像傲然挺立的钢铁战士，又
像飘然而至的白衣天使。枝头的串串
花骨朵，好似颗颗清脆的银铃，随时
拉响战斗的警报！

入夜，急诊科抢救室外传来一
阵急促的脚步声。一位患者突发上
消化道出血，生命垂危，一场生命
保卫战骤然打响。急诊科护士长秦
玉玲果断而准确地指挥，有条不紊
地为这位危重患者止血、开辟静脉
通路、进行心电监护……急诊室里，
让人更能体会“时间就是生命”的含
义。伴随着滴滴救命药液输送到体
内，患者终被从死亡线上拉回。窗
外，天色渐白，又是一个不眠之夜。

秦玉玲，现任解放军总医院第五
医学中心急诊科护士长。这位曾经参
加过 1999年国庆大阅兵的女军人，素
质过硬、作风干练，扎根传染病护理
岗位 20 年。她用精湛技术、爱心义
举、担当之责，诠释着南丁格尔精神。

2008 年 5月 12 日，四川汶川突发
特大地震。秦玉玲第一时间报名参加
了抗震救灾防治队，在受灾严重的北
川县开展灾区防疫工作。在灾区，秦
玉玲身穿密不透风的防护服，冒着余
震频发的危险，背起四五十斤重的消
毒液，穿梭在废墟中。有一次，大地
一阵剧烈晃动，山石滚落，尘土飞
扬，秦玉玲见状赶紧喊队友往外跑。
说时迟那时快，一块块足球大小的飞
石向他们砸了下来。“幸好撤离得快，
否则后果不堪设想……”在北川，秦

玉玲与队友们奋战了 69天，当地没有
发生一起传染病疫情。

2014 年的春天，非洲暴发了严重
的埃博拉疫情。这种超级病毒的危害
等级比 2003 年非典时期的 SARS 病毒
还高一个级别。西非国家塞拉利昂疫
情非常严重，一条条鲜活的生命惨遭
吞噬。一场人类与传染病的战争又开
战了。9月 16 日，秦玉玲作为首批解
放军援塞医疗队队员，启程奔赴塞拉
利昂。在这 30名“敢死队员”中，看
不出秦玉玲有什么异样。可就在几天
前，她的母亲突发肺栓塞被送进医院
抢救，她本打算回老家探望母亲，也
买好了回家的火车票。任务紧急，秦
玉玲只能退掉火车票。她给姐姐打去
电话：“我有任务，回不去了，拜托你
照顾好老妈。”

身处疫情重灾区弗里敦，秦玉玲
每天都要面对生死考验。一天，秦玉
玲在病区监控屏幕上看到了骇人的一
幕：一名埃博拉患者蜷缩在地板上，
吐了两摊血，蹭得到处都是。此时，
塞方护士都吓得不敢靠近。“病人排出
的体液、血液具有高度危险性，若不
及时处理，可能导致大规模感染。”千
钧一发之际，秦玉玲迅速穿上防护
服，只身冲进了污染病区，对病人的
血液和呕吐物进行了处理。

从病区出来，秦玉玲的脚像灌了
铅似的。“医务人员感染埃博拉的消息
层出不穷，我不会‘中枪’吧？”“万
一感染上，就要和祖国、亲人永别
了。”秦玉玲内心起了波澜，她做好了
自我牺牲的准备。一天、两天、三
天，时间如此难熬。整整 21天，她主
动进行了自我隔离。老天似乎非常眷
顾这位“中国玉玲花”，21 天隔离期
满，秦玉玲的身体没有出现任何异
样。重获自由的秦玉玲激动地与战友
拥抱痛哭起来。185天里，秦玉玲与队
友收治埃博拉病毒疑似感染者 773例，
抗埃数质量在 22个国家医疗队中位列
第一，实现了“打胜仗、零感染”的
目标，在世界人民面前彰显了中国的
责任和担当。

2015 年 3 月，“抗埃”经验丰富的

秦玉玲作为中国（江苏）援塞抗疫医
疗队指导专家，再赴非洲指导地方医
疗队抗击埃博拉。此次，秦玉玲的任
务一是带教江苏队员，再者是培养当
地 医 疗 骨 干 。 俗 话 说 ：“严 师 出 高
徒。”塞拉利昂志愿者托尼充分体会
到了这位中国女军人的严厉，还给秦
玉玲起了个外号叫“Madam NO”。
防护培训时，托尼刚拿起橡胶手套往
手上戴，秦玉玲连忙制止：“NO，先对
着手套吹口气，确认不漏气后再戴。”
托尼用脚猛踩垃圾桶，秦玉玲赶紧喊
停：“NO，踩垃圾桶时用力过大，容易
造成细菌飞扬，带来污染隐患，应该
轻踩慢放。”托尼穿上防护服就往模
拟 病 房 冲 ，秦 玉 玲 将 他 一 把 拉 住 ，
“NO、NO、NO，做几个蹲起动作，看
看防护服有没有破口的地方，再仔细
检查一遍，确认没有肌肤暴露在外才
能进入病区”。经过实战考验的秦玉
玲心里明白：平时多流汗，战时才能
少流血。

真正与埃博拉病毒短兵相接，托
尼才体会到了“Madam NO”的用心
良苦。第一次清理埃博拉患者的废弃
物时，托尼看到传染性极高的呕吐物
有些害怕。一旁的秦玉玲轻轻拍了拍
托尼的肩膀，透过厚厚的护目镜，秦
玉玲向他投去信任的目光。托尼稳定
心神，有条不紊完成了任务。在以后
的日子，大家经常看到一位中国女军
人和一位非洲小伙在疫区探讨交流、
清洗消毒、救治病人的身影。秦玉玲
在日记中写道：陌生的国度、不同的
肤色、熟悉的环境，我们曾相互依
靠。亲爱的朋友，让我们携手，共同
迎接胜利的曙光。

有首歌中唱道，“一玉口中国，一
瓦顶成家，都说国很大，其实一个
家，一心装满国，一手撑起家……”
对于秦玉玲而言，国家和军队的使命
在她的肩头重若千钧，每次执行任务
都是一次说走就走的战斗。“这么多年
来，家人对我巨大的理解支持，让我
更有动力战斗下去。”

2016年 7月 1日，秦玉玲作为中国
首批援塞军事医学专家组成员，第三

次奔赴非洲踏上曾经战斗过的那片热
土。临行前，10岁的女儿紧紧抱住秦
玉玲说：“妈妈，我知道您又要去执行
任务了，又不能陪我了。”秦玉玲的眼
圈红了：“宝贝，非洲有很多小朋友生
了病，需要妈妈去帮助他们，你明白
吗？”女儿擦了擦眼泪，懂事地说：
“妈妈，您放心吧，我会在家听话
的。”临别时，女儿在秦玉玲背包上拴
了一只可爱的小猴玩具，深情地说：
“妈妈，您把它带在身边，想我的时候
就看看小猴！”母女同心，话未说完，
秦玉玲早已热泪盈眶。

爱在人间涌动，情在心底升腾。
在非洲，大家虽肤色不同，但大爱早
已超越国界。一天，塞军 34 医院急
诊科来了一位体重 200 多斤的女患
者，不明原因的高烧让她很害怕。赶
快抽血化验查明病因！可患者太胖
了，血管不好找，秦玉玲得知情况后
亲自操作。她左手指尖仔细找寻患者
的血管走向，右手持针轻轻一刺，鲜
红的血液迅即流入试管内，整个过程
不到十秒，速度快得令患者不由惊
叹，“So Great，Chinese！”很快，这
位确诊得了疟疾的女患者经过治疗康
复出院。

为了能帮助更多的非洲兄弟姐妹
减少病痛，为了提升塞方传染病防治
水平，秦玉玲和专家组成员们“蛮拼
的”。在三个月时间里，他们背上干粮
和水，经常是天没亮就出发，累计行
程 9000多公里，走过塞拉利昂几十个
基层医疗机构，为当地百姓送医送药
送健康，建立移动式传染病监测系
统，实现了对 30多种传染病和 40多种
症状进行实时报告监测。一年来，秦
玉玲作为专家组唯一的护理专家，与
队友累计培训塞方医务人员 400 余
人，救护当地患者 1000余名，并为建
立中塞热带传染病防控中心做了大量
工作。

玉玲花开，冰清玉洁，不竞千
红，馨香四溢。秦玉玲，这位连续三
年、三赴非洲执行重大国际任务的巾
帼英雄，犹如中塞友谊之花中的绚丽
一朵，将芬芳留在了非洲大地上。

玉玲花开战地香
■张 芸 洪建国

一

熊熊烈焰像赤色的铁幕朝我们笼
罩而来，怎么也甩不掉，我们被它包围
了。“队长，前面过不去了！”一班长喊
道。一根直径约一米长的倒木横在道
路中央，堵住了前行的道路。

当一班长翻过倒木时，火已经爬
上了倒木。“你继续往前跑！我们冲得
出去！”见状，胡队长焦急地命令道。
烟雾渐渐浓了，火焰已经爬满了倒
木。倒木的另一侧，我们已经看不到
一班长了。

慌乱中，我赶忙去摸身上的笔，从
挎包中抽出采访本开始记录：下午 5时
许，风向突变，火势增大。突然，山下爆
发出一阵闷响，数名消防员困于……

困在熊熊燃烧的烈焰中，我扔下笔
和身旁的小孙紧紧抱在一起。小孙无
助地说道：“小代，我们怕是回不去了。”
“回不去了？我们不就是向火而生

的那群人吗！”

二

几天来，我已经累得忘记了日期。
凌晨一点，我们接到指示，将赶往一处
新的起火点，这是近半个月来我随中队
参加的第四场战斗。就在 12个小时前，
我们刚刚完成了一次灭火任务。

起火点在离中队不远的原始森林
里，最高处海拔有 4000多米。这座无言
的大山，每年我们都免不了要和它较量
几番。只有当全员出动又全员安全返
回时，这场较量才算是我们赢了。我们
从不敢轻言胜利，因为还有一些战友永
远倒在这里，化成了我们肩章上无以言
说的重量。

命令下达，我们开始了连夜奔袭。
清晨时分我们赶到了村庄口，这里距离
起火点还有很长一段距离，剩下的路依
旧需要我们徒步负重前往。

直到下午，我们才到达火场南侧的
鞍部位置，在这里我们观察到，火焰正
在十余米高的悬崖上“悠闲”地燃烧
着。要是风向起了变化，火情随时都有
扩大的危险。

下午，山里的风渐渐大了起来，风
向也发生了变化。分队指挥员老胡随
即决定兵分两路，分别从山顶和山坡下
出发，朝悬崖一侧的火点挺进。

这一路上，我不停地在为这篇新闻
打着腹稿。其实这种新闻我经常写，支
队只要出火情我就免不了要报道。我
还是很愿意把这些不为人知的事情记
录下来。
“小代，又琢磨稿子呢？”胡队长突

然打断了我的思绪。“记得把我写进去
啊！”我笑着答应了他。

一个小时后，我跟随突击组到达了
起火点。由于火势不大，火情很快就被
控制住了，这时另一队人马也赶了过
来。正当大家准备稍作休息时，胡队长
发现了山下的异样：“怎么还有烟在往
上冒？山崖下肯定还有火要烧上来，吴
军你去观察一下。”

吴军别上对讲机准备出发。突然，
一声可怕的闷响从山崖下传了上来，随
后一团浓烟冲天而起。
“坏了，山下爆炸了，快走！”胡队长

大叫一声。大家立刻从地上弹起来，拼
命向东面跑去。我抓起采访本紧跟着
大家的步伐。

身后，爆炸一瞬间释放出的火焰足
有五六十米高。内心的绝望压制了恐
惧，我只能机械地向前奔跑，直到那根
倒木横亘眼前，我们才不得不停止了前
进的步伐。赤色的铁幕把我们围住了，
我抱着战友小孙，用颤抖的声音不停地
安慰他……

不知挣扎了多久，身上难以忍受的
灼热渐渐散去了。林子里的喘息声轻
了，耳边只剩下枯木吧嗒吧嗒的燃烧
声。我本能地想要记录眼前的情景，手
却沉重得怎么也抬不起来。

我不能倒下！电视台的编辑还等
着我的新闻稿，大刘的帅照我还没有投
到网上。我要是倒下了，谁去报道我身
边这群英雄？再往下想去，我的眼皮越
发无力了。我索性闭上双眼任思绪在

一片浓烟中尽情地翻飞。
我的战友们怎么样了？这场与大

自然的搏斗我们是不是赢了？我只记
得几分钟前，他们还在浓烟中奋力突
围，丝毫没有向烈火低头的意思。

这一幕，又让我想起了三年前，
我担任支队报道员后，第一次随队参
加森林灭火时的情景。在最后清扫
烟点时，也是一声可怕的闷响掀起了
巨大的火龙。我眼睁睁看着分队长
卓林森和同年兵杨杰龙被烈火卷下
山崖。

归队后，我的大脑一片空白，这篇
新闻稿我不知该如何下笔。面对电
脑，我不停地反思，两名战友被烈火
卷噬，自己却在一旁束手无策。在这
篇新闻里，我实在无法面对冷冰冰的
“客观现实”，理性始终被情感和自责
压制着。

后来，还是指导员的话点醒了我：
时代的英雄需要宣扬，更需要被记录，
这既是报道员的职责，更是报道员的信
仰。那晚，含泪写完了新闻后，我决定
今后要握紧手中的笔，还有我最挚爱的
相机。报道员记录着成长，也记录着生
死。

我努力想睁开双眼，但已经没有力
气了。拨开脑海里滚滚的浓烟，我似乎
看到中队的战友不停在向我招手。

我又像往常一样，拿起相机走进
训练场，记录战友们的生活。这份“美
差”我坚守了 3年，通过相机我见证着
他们的荣耀和挫折，也见证着他们的
成长。
“来，小代，给我拍个照呗。”路上，

正在打篮球的大刘叫住了我。唰，篮球
应声入网。我转身迅速按下了快门，没
拍到他最帅的姿势，只记录下他那有些
傲骄的表情。

我拿着相机继续往前走，来到了山
脚下的训练场。去年新入伍的战士韩
冰，正瑟瑟发抖地站在高楼上。索降是
他的短板，也是他必须要迈过的一道

坎。
我站在楼下，看他仍在犹豫，我迅

速架好相机冲他喊：“韩冰，你看这，我
要把这段视频录下来！”他看到我身边
的相机，便停止了颤抖，冲着楼下声嘶
力竭地吼道：“我是火焰里的刀锋，我怕
谁？”
“我开始录了，你加油啊。”我看到

他默默地转过身，握住绳索奋力一跃。
他缓缓向地面滑去，空中的他身体紧张
得像块木板。

就在即将着陆的时候，他失去了平
衡，身体不停在空中打转。我和楼下的
班长又紧张起来了。只见他在旋转中
努力控制着身体。由于速度过快，他的
膝盖重重地磕在水泥台阶上。落地时
他脸色苍白，鲜血浸透了作训服。冲着
镜头他却依旧笑得灿烂，我冲他竖起了
大拇指。

我暗自庆幸他成长的代价只是皮
外的伤痛，至少他还活着。

继续向前走，穿过训练场的密林，
我看到前方冒起了滚滚浓烟，熏得我睁
不开眼睛。我快跑几步，远处几点火光
里，我看到卓林森带着杨杰龙正在奋力
拍打一处起火点。

我习惯性地举起相机，远远地为他
们拍了张照。正当我按下快门的时候，
又是一声巨响，几簇数十米高的火焰朝
他们扑了过去。几乎没来得及反应，他
们就被烈火卷下了山崖。

我急忙冲进火场，双臂拼命往山崖
下探。“卓排长、杰龙，快抓着我的手！”但
一切都太晚了，我听不到他们的回音。

浓烟散去，我看到相机安静地躺在
身旁。我急忙去翻，相机里仅剩下了两
个人模糊的背影。

三

不知过了多久，我醒了过来，看到
身旁的烈火熄灭了。我还注意到，这片
茂密的森林里下起了大雨。雨滴欢快
地从云彩中落下跳向树叶，又滴落在我
和兄弟们的脸上，滴落在我的舌尖，一
丝清凉的甜意瞬间沁入全身。听胡队
长说过，他最喜欢下雨天，喜欢听雨点
滴落的声音。这会儿，我又听到了他那
沙哑的声音：“兄弟们继续往前冲，我们
还有新任务！”

从远处看，林子里还燃着熊熊的烈
火，卷着滚滚的浓烟；但在林子里面，小
雨一直淅淅沥沥地下个不停……

向火而生
■刘 杰 黄振明

文学新干线

小说，为生活插上翅膀

我是一名在海军某连队服役的老
兵。在我眼中，川岛最美的景色不是海，
而是穿军装的人……

在这座岛屿上，有一种坚守和传
承。每当朝阳从东方的海平面升起，我
总会站在岛的最高处，吹响嘹亮动听的
军号。脚下的影子总被朝阳拉得很长很
长……

2006年，怀揣着从军报国的满腔热
情，我从广东入伍来到这座海岛，一眨眼
就是十多年。如今，每当我徜徉在柔软
的银色海滩上，只要一闭上眼，回忆就像
柳絮一般漫天飞舞。确实，这里曾经只
有坎坷的泥路、破旧的瓦房、潮湿的天气
和单调的生活。不过，大自然总能给我
们这群年轻的士兵最无私的馈赠：云蒸
霞蔚中，岸边常有一些洁白或鲜艳的海
螺贝壳，里面还依稀回荡着连绵悠远的
海风海浪声……我们迎着海风望着飞翔
的海鸥出早操、练体能；休息时争先恐后
去捡被冲到岸边的海带调剂伙食，把被
海浪拍到浅滩的小鱼虾扔回海里；夏夜
里趁着暴雨露天沐浴，围着篝火弹吉他
欢度中秋节……

由于肺活量大，我刚上岛不久，就光
荣地被班长选中，赋予一项重大任务——
每天早晚吹军号。当时，岛上软硬件设
施都相对落后，广播音响设备也不齐
全。直到后来我才知道，这看似简单的
一项任务，原来是连队的传统。只要有
新兵上岛，早晚吹军号的任务，就会由老
兵传递给新兵。

在新兵连时，吹集合哨都是班长排长
的“特权”，真没想到现在刚挂上“一道拐”
的自己，也能担起此项大任，而且每天如
此。一开始，我觉得这还是件挺新鲜的
事，于是便坚持每天提前半小时起床，享
受着清晨的阳光跃出海面的美景，鼓起腮
帮子吹起那最嘹亮雄壮的军号，一次次体
验那种专属军人的血性和阳刚。

不知不觉又到了新兵上岛的时候，
原本可以把这项任务交给新兵的我，却
舍不得了——我早已爱上这份工作，并
希望能一直坚持下去。连长默许地点点
头，让我领着新兵一起，延续这份传统。
年复一年，只要有新兵上岛，我就带着他
们一起吹军号。

2010 年，由于常年在海岛上工作，
我患上了严重的风湿病，但我依然坚持
每天起床吹军号。后来，上级为连队安
装了全套的广播音响设备，而我，却因
此陷入了迷茫：广播设备一旦建好，无
疑就意味着，已经吹了多年军号的我，
将不得不“下岗”。那段时间，我常常独
自一人坐在海边，在海风的吹拂下想着
心事……

然而，我并没有因此放弃这项工
作。在连队广播系统建立后，我却比先

前更加勤奋了，往往是和广播里的军号
声同步，我手中的军号也一起吹响。由
于天气潮湿和海水腐蚀，播放军号的音
响设备受潮严重。我自费购买了音响设
备操作使用和维修的书籍，利用业余时
间研究并修复音响设备。年复一年，广
播设备在我的打理下，好了又坏，坏了又
好……而我吹出的军号声，却从来没有
中断过。多年来，战友们早已听惯了我
吹的号声。他们告诉我，听到我吹军号，
心里会有一种亲切和踏实的感觉。
“嗒滴滴，嗒滴……”2018 年 10月 1

日，全军恢复播放作息号。我所在连队
也因此更换了新的音响设备。为了这一
庄严时刻，我天不亮就起床，严阵以待。
时间一到，我一边按下播放键，一边吹响
那熟悉的号声。

时光飞逝！转眼又到了老兵退伍
季。面对走留，我再度陷入迷茫。我舍
不得这片服役多年的热土，放不下那熟
悉的军号声；继续留队，我又担心家庭的
重担全压在妻子身上，她也早已不堪重
负……

扎根南海、驻守海岛的十多年里，官
兵的生活条件持续改善。水泥路、宿舍
楼、篮球场、网吧……各项建设成果见证
着连队日新月异、翻天覆地的变化。也
有不变的东西，这熟悉而美妙的军号声
承载着不变的军魂、连队优良的传统和
老兵对部队的依恋，在川岛继续传承下
去。

（王 杰、黄自宏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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